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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纸、砚”，笔居文房四宝
之首。

山西省新绛县绛笔工艺历史悠久，
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传承两千多
年，堪称笔中上品，自唐朝起就成为朝
廷贡品，与南方湖州毛笔齐名，有“南
湖北绛”之称。

山西新绛县，古称绛州，春秋时曾
为晋都，战国时属魏。这里不但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全国文化先进县。
改革开放后，小手工业发达，民间有

“七十二行样样有”“水旱码头，交通枢
纽”和“南绛北代”赞誉。

“于良英笔庄”，是目前绛笔传承保
留下来的两家生产作坊之一。我是慕名
而来的，一眼望去，制笔作坊，既简
捷、朴素，却又有着独特容量，不大的
空间吊挂着成品或半成品大小型号不一
的毛笔，架板上、窗台上放着制笔的各
种坯子和工具。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
全神贯注在工具架上修笔、拢笔，我伫
立着痴痴地看，怕打扰他，后来细想，
这担心是多余的，仅从他那娴熟的技法
和专心神态，外界杂音和动静是搅不乱
他专心做笔的思绪。

做笔人叫于永杰，“于氏绛笔”第
五代传承人。得知我从河南来，特意放
下手中的活计介绍：手工制笔，早在宋

代就“南有湖州，北有绛州”之说。绛
州毛笔要经过选料、除脂、配料、梳
洗、顿押、卷头、拣齐、扎头、装头、
干修到商品出售有 86 道工序，要过
172遍手，每道工序都要用纯手工去完
成，绛笔又分为狼毫、兼毫、羊毫等几
大系列……

原以为一支笔，从笔尖到笔杆，就
那么简单，做一支笔，你就再往复杂里
想，它又能复杂到哪？听了于永杰介
绍，让我吃惊，开了眼界，看似简单，
确隐藏着如此深厚和繁杂的技艺。于永
杰，一个从小生活和成长在制笔世家
里，早已在内心深处铭刻着制笔的印
记，15 岁开始跟随爷爷学习绛笔制
作，用文化传承的初心拿起了祖辈传下
来的技艺，将“千万毛中拣一毫”之
工，在方寸间塑造精良，在一杆一毛
中释放光芒，用双手传承和保留着中
华民族制笔文化的原生态。2020年全
国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于英杰的笔艺
荣获文房四宝用品制作职业技能优秀
选手，CCTV10套“探索发现”栏目以
《匠人匠心》专题报道；2021年10月
其制笔作品《独一枝》，荣获山西省第
二届工艺美术产品“太行杯”文创神工
金奖；同年在山西省文化自然遗产日主
题活动中，作品《“晋”绣河山》，获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手艺”传统工艺
金奖。

我从作坊走进客厅，墙上挂满了书
法名家田英章、刘丙森、董寿平等人对

“于良英笔庄”的赞许和留言。临街的
铺面是个商品笔展柜，放着大小不一，
包装精美的各种毛笔，信手拿起一支，
就能想象到这些精细手工制作一道道工
序后面的艰辛和执着。中华文明五千
年，如果说那些横扫千军，笔走龙蛇

“一字千金”的书法珍宝，是书法家长
年累月、夜以继日苦练的成就，那么一
支潇洒自如，洋洋洒洒的毛笔也是书法
家通向成功必不可少的道具，其实古今
文人的思想灵魂，都是从一支笔走进人
们的心灵世界。

余秋雨曾在一篇牌坊文中写道：老
家石匠在工匠里面地位高，石匠分高中
低三种，等级低的，做的活与家家户户
有关，拿钱多，日子好过。等级高的石
匠手艺高，活少，受人敬重……目睹了
于永杰对制笔工艺精益求精，对匠心精
品的坚持和追求，以及当前毛笔产品滞
销的现状，仍一如既往，尽善尽美地做
好每一道工序，联想于永杰就是那种等
级高的匠人。

白居易曾以“千万毛中拣一毫”和
“毫虽轻，功甚重”描述制笔不易。

“80后”的于永杰在方寸作坊里，一个
人，一条龙，流水作业，一丝不苟地传
承着华夏之艺术。不难看出，在当今高
科技信息时代，一个年轻有为之人做手
工制笔，全过程枯燥寂寥。大多人追求
现实，认为高科技智能化应有尽有，省
时、省力、效率高、成本低，干着那份
苦心手工操作的活有些不值。但我认
为，做传统文化的意义是至高无上的。
就于永杰的耐心坚持，执着做好、做精
一件事，很了不起！有句话叫：一个人
一生认真做好一件事就足够了。我想，
当一支称心如意的毛笔呈现出来时，笔
匠和“一字千金”的书法家心情是一样
的愉悦，全身心都是满满的收获，包括
他的世界，一切都生动起来。

据史料记载，绛州手工生产毛笔已
两千多年，鼎盛时，绛州“笔墨一条
街”商贾摩肩接踵，从业者达三百多
人。如今，全绛州仅余两处制作毛笔的
笔庄：“于良英笔庄”和“积文斋笔墨
庄”，濒临失传。由此，深为于永杰从
小生长在毛笔的环境里，子承父业，才
有了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崇高的
职业，他毛笔作品里的诸多元素其实都
藏着很深的隐喻，尤其是书法家用手中
之笔淋漓尽致地挥洒出的心灵情感，笔
匠的劳动是真诚动人的。

笔 匠

一早上路，直奔百余公里外的“黎里古镇”而去。
适逢“南社”成立110年，参观“南社”创始人柳亚子
纪念馆，让此番“古镇一日游”就有了很多历史和文化
的期许。

驶下高速公路，经过古朴典雅的“黎里博物馆”不
远便是“黎里古镇”景区；“市河”静淌一如2500年前
那样蜿蜒。这里与周围的同里、织里、古里并称“江南
四里”。说到黎里就不能不说柳亚子、也就不能不说南
社。

如今研究南社、柳亚子先生的文章何止汗牛充栋，
怎奈学识浅薄难以通略。仅仅知晓，南社是辛亥革命前
后最有影响力的革命文学社团。并与中国共产党有殊深
的渊源因缘。“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就是南
社重要成员。中共“一大”会场就在他们兄弟俩的住所
召开。柳亚子先生不仅主持南社社务多年，而且也是诗
文功力尤其了得的历史人物。

只可惜位于景区中心的“柳亚子纪念馆”仅开放一
小部分，有柳亚子先生雕像置于白玉兰、梅花环绕的厅
堂供游客参观。主体建筑被彩条布围拢，正抓紧修缮
中。庭院内高窗矮墙有致，白墙黛瓦和深色高窗相映，
踩在似有“穿越”之感“吱吱”作响的楼板；以及“吴
江南社纪念室”展品亦耐人寻味；还有因柳亚子曾藏身
其中“复壁”躲过牢狱之灾而得名“密室”，整修以后
才会得以展现。

与小河岸边洗衣的红衣大妈，街旁切肉丝的酒店老
板、河边回廊嗑瓜子的老阿奶聊天，获知柳亚子在此居
住了 5 年，这个纵深五进的大宅院原先做过银行办公
室，无论当年还是现代都属“豪宅”。听到悠然一句

“阿拉算是柳亚子的邻居”，足以品味吴中水乡文化的韵
味与幽默。

闲聊还听得一个有点发噱的传说：当年有一批奉命
抓捕柳亚子的军人包围这座宅院后遍搜无果。只在附近
小巷遇到一个穿绸袍马褂，仪态斯文的男子，面对询问
那男子手舞足蹈口中“咿咿吖吖”不停。带队军官以
为：柳亚子会不会是个不会说话哑巴？带回去审了三天
才明白：柳亚子不是“柳哑子”，此人只是柳亚子的妹夫。史上断然不会邳如此巧
合的故事，必是妹夫挺身掩护“大阿哥”的义举。此时柳亚子乔扮成渔夫，就在宅
院门前的小河登上丝网船，在风高月黑中启程，三天三夜后抵达上海。

在挎相机、背包的游客眼中，散布于古镇的12座小桥、小河两岸垂柳婆娑，
街市上青石板路，沿河而居的错落民居、舟楫代步的水上游览，色泽陈暗的锡器、
纹饰精美的古戏台、中西风格合璧教堂、河边的石头牌坊及张家弄、吴家弄、诸葛
弄、九如里的铭牌……悄然映衬了这里的宁静。

南社创办于1909年，那时清廷虽存但维新变法、共和图强的思想流派蓬勃横
呈。南社以“操南音而不忘本也”为理念，倡导民族气节、壮怀人生抱负、洞见时
局动荡。前后社员1180人再算上各分社的更有数千人之巨，囊括当时半数以上中
国知识阶层精英。举办的十多次“雅集”以诗赋灵动、文章雄论、笔墨遒劲而著
称，以新思潮、新观念“爆棚”而影响甚大，虽然个个无缚鸡之力却人人胸有风
雷，若至现代足以“智库”相称；遂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而能获学富
五车又桀骜不驯的文人墨客群体认可，首任社长柳亚子当然也好生了得。

在历史长河起起伏伏中，这些文化艺术领域翘楚有的成了对手、有的与古为缘
无视风云激荡，也有的消极避世遁入空门。南社也随之沉寂百余年，但若爷爷的爷
爷曾参加南社，大多会当作显摆的话题。个性傲然的柳亚子在当今人们记忆中，多
是伟人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
江”了；一时情绪淤积时，咏诵几遍可宽慰心境。

油墩、套肠，烧麦、小馄饨、辣鸡脚……尝过这些特色饮食开始回程。瞥得路
边几个大字“梦里、心里、黎里”，此地是人文荟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跻
身于全国千个经济强镇排行榜前列；张弛之间却是温婉、执著的江南人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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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了许许多多的民间故事
在于心底
在于深情
讲述
割不断的历史
讲述
中华民族的传统

再现许许多多的神话和传说
在窗纸
凸显

无奇不有的创举
凸显
不断开拓的愿景

所有窗纸的心思
都是一个心思
在开向世界的所有窗户上
红着
永远都不会褪色的
中国红

红窗纸

孟海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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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组诗）

李 峰

迎春的心情
喜庆的心情
此刻，就是一盏红灯笼
点亮了
让寒冷不再蔓延
点亮了
让黑暗不再迷蒙
心亮了
眼睛就亮了
心热了
血就热了
一腔的热血
才能澎湃生命的冲动

迎春的心情
此刻，就是满眼的红灯笼
挂起来
让祝福延伸
挂起来
让信念升腾
心亮了
天就亮了
心热了
霞就红了
是啊，满天的红霞
其实
这就是满天的红灯笼……

红灯笼

绽放
在秋的一转身之后
在冬的一回眸之中
在飞雪中绽放
在朔风中绽放
绽放成
热情的火
绽放出
意志的钢
其实
还有从心底里吐露的
那缕缕的芬芳

春天从梅花开始
梅花在驿路上铺张热望
让所有行走的愿望
都不再隐藏
让所有的意气

比任何时候都要风发昂扬
山
可以重
水
可以复
驿路上
连梅花都开了
我还有什么不可以遐想

擎举热情的火
在飞雪中
坚持意志的钢
在朔风中
含笑
我迎向灼热的阳光
迎向灼热的目光
迎向
诗和远方

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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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景街景 （（水彩画水彩画）） 宋清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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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5日，在“南京路上好
八连”命名54周年之际，八连正式受命
转隶到东部战区第72集团军某旅，成为
特种作战分队，连队所在旅由摩托化步
兵向特种作战兵转型。

一夜之间，八连由步兵的“行家里
手”，变成了特种兵的“门外汉”。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
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
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万物
皆处于流变状态，强军梦路上的雄壮转
身，也是军人魂魄的再一次熔铸。

经过多年的磨砺，八连早已从“霓
虹哨兵”转型成“霹雳尖兵”，这支战无
不胜的特战先锋队，成为一把硬邦邦的
亮闪闪的“尖刀”，在星河岁月中发出晶
莹夺目的光芒。

2

其实，对于转型，八连并不陌生。
当年进驻上海，他们就是从野战部队转
型成警卫部队的。他们拒腐蚀，永不
沾，抵制住了十里洋场“香风毒雾”的
诱惑，在上海南京路名扬全国。1963
年，八连获得国防部命名，部队马上到
安徽磨盘山锤炼，全体官兵在红旗下宣
誓：宁愿脱掉一层皮，宁愿掉下几斤
肉，也要练好硬功夫……后来，他们离
开南京路，又转型成摩托化步兵分队，
仍然是上海警备区的标杆连队。

2017年，从步兵连队转型为72集团
军某旅的特战分队，这次转型跨度之
大、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带来的挑战也
前所未有。没有教材、没有经验、没有
场地，一切从零开始。特战专业的课目
成为八连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个个都是
难啃的“硬骨头”。这些曾经挂着纯朴笑
容巡逻站岗、拎着剃头箱修鞋箱服务市民
的战士，要变成攀岩走壁、身手不凡的特
种兵，这个“转型”是个巨大考验。

刚开始转型时，部分骨干打不起精
神：身份变了，从“教头”变成了学生，重
新再学的难度太大；连队变了，少了很多
迎来送往、出头露脸的时刻，风光不再了；
旅队变了，不再“捧着”八连了，连队官兵
都感受到了这种落差……

2017年4月25日，时任连长李旭带
着全连官兵摆开四面威风锣鼓，迎接改
革后融入的新鲜血液——14名从外单位
调入八连的新战友。

李旭把新战友迎入营房，热情地帮
他们整理完床铺后，八连转型的第一步
——“合编”，就算完成了。

安顿完新战友，李旭看着连旗上熟
悉的“摩步八连”换成了“特战八连”，
恍惚间感觉自己也成了连队的一名新
人。营房上“南京路上好八连”七个烫
金大字，提醒着李旭，这依然是自己成
长了多年的连队。

李旭，这位曾经刷新过特种兵1.8秒
内出枪到射击3发3中的纪录，有一枪毙
命的特种技能的军区“猎人”，处处冲在
前面，率先引领。“无论环境如何艰苦，
形势如何艰险，军人都要做一颗上膛的
子弹，随时准备脱膛而出。”这是李旭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一切从难从严，练就过硬本领：开
展扛圆木、抗眩晕、抗高压、耐寒、耐
热等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训练；结合军
事演习和濒海训练，组织官兵在生疏地

形、恶劣海域开展战斗攀爬、水上救援
等课目训练……

这是军队的崭新使命，是赋予八连
的责任！八连并没有被挑战难住，他们
一路残酷砺刃，一路艰辛备尝。一点星
火，顿成燎原，全连脱胎换骨，实现了
步兵分队向特种分队的艰辛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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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皖东腹地。
丘陵、台地和平原组成连绵的风

景，随季风的递转，11月皖东的晨昏已
显露出逼人的寒凉了。

那时，八连派出小队参与旅里组织
的比武，负重30公斤，行军近80公里。
4天时间，官兵们每天睡不到2小时。考
核的最后一个课目，是8公里武装奔袭。

官兵们背着包扛着枪，心头涌起底蕴
沉厚、气遏行云的《长征组歌》：“雪皑皑，
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
汉，千锤百炼不百难……”大家咬牙坚持，
从早到晚，坚持行进。“当时连队派出 12
名官兵，有 8 名腿抽了筋。我们克服困
难，继续奔袭，最后拿了第一名!”参与考
核的八连战士尤轶帆骄傲地说。

在尤轶帆的心中，他的转型记忆，
还是从一次“屈辱”开始的。

有一次，他代表连队到院校参加特
战骨干集训。格斗课目第一课，教员就
让学员上擂台实战。见队员们兴致不
高，他便极力用语言“刺激”他们来挑
战自己。

“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能忍，但他说八
连不行，我就不答应！”尤轶凡跳上了擂
台。因为没有经过格斗训练，他不一会
儿就被教员揍得鼻青脸肿。

当时，已经“杀红了眼”的尤轶凡
像一头发狂的公牛，冒着雨点般的拳头
向教员疯狂进攻，直到裁判把他拉开。

就在尤轶凡挨拳头时，八连官兵也
遭遇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屈辱”：旅组建
后首次建制连训练普考，八连与兄弟单
位同台打擂，仅仅获得第9名，处于全

旅中等水平。
转型时间最短、跨度最大，中等的

成绩对于普通连队来说情有可原，但对
八连来说，却无异于一场“地震”。八连
官兵向来把“亚军就是失败”挂在嘴边。

曾经的“光环”变成了“包袱”。一
时间领导的批评、兄弟单位的冷眼，裹
挟着八连官兵的“憋屈和不甘”席卷而
来，压得人喘不过气。

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大堆现实难
题：训练上缺场地、缺器材、缺教员，
伞降、潜水等课目要从零开始。

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连队党支部召开训练形势分析会，

梳理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那段时
间，全连每天早起1个小时练长跑，晚
睡1个小时练力量。有的官兵甚至每天
自主加练超过3个小时，直到连队逼着
他停下来。

备考争分夺秒。考核标准是负重25
公斤，他们就负重35公斤；考核规定复
杂地形越野3公里，他们就找最难的路
跑8公里；牵引横越的要求是25米，他
们最宽爬过60米……

除了睡觉，全连官兵身上的战斗装
具一刻也没有脱下来过。为了适应复杂
条件，侦察员周小龙专挑蚊虫多的地方
搞夜间潜伏，一趴就是8个小时。

牵引横越课目训练时正值雨季，河流
水位暴涨。2022年刚担任指导员的薄佳
旺，当时还是小队长，他带头跳进河里，河
水瞬间没过他的头顶。被战友用绳子拉
上岸，吐出呛入的水后，他又跳下去。整
整试了8次之后，薄佳旺终于在对岸架设
好绳索。此时，河里的水草和岸上的树
枝，已经把他身上剐出十几道口子。

正式考核时，八连的小队一路领
先，勇夺战区陆军第一名。

在擂台上受到的“屈辱”，终于在擂
台上洗刷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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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海上狙击行动火热上演。

特战精兵，汇集于某海域，高手如
云，波涛如怒，啸傲蓝海。

眼前的大海，风云翻涌，气息浓烈
有如硝烟。海鸥嗅到异常的气息，远飞
匿迹。

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淬火铸剑，磨砺出
一柄柄无畏的利刃，完成一次巅峰对决。

海上狙击行动大比武，包括海上渗
透和海上狙击项目，渗透讲究的是划舟
渗透，进行水下破障、实施突然袭击；
海上狙击讲究战斗划舟、船艇攀爬，然
后完全精准的狙击点杀，一击致命。

“砰!”发令枪一响，八连特战兵抬
舟、下水、划桨，手臂上青筋膨胀，橡
皮舟如离弦之箭，朝着远处海面上的目
标舰艇划去击……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
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在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民族危难
中，中国人一直在追寻着这个答案。历
史最终告诉我们，在苍茫天地之间，决
定国家命运的中流砥柱，缺不了这样一
群充满血性、始终艰苦奋斗的人民解放
军军人！

201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城楼前，
由全军荣誉功勋部队代表组成的战旗方
队浩荡而来，接受检阅。战旗重新集
结、迎风飘扬，英雄精神气壮山河。

2022年，八连官兵在壮阔的砺刃之
路上，依然勇于吃苦、敢闯敢拼，在风
险中展现军威，不断地实现着军旅人生
的飞跃！

一些年轻的名字不断闪耀在特战的
旗帜上，他们是标兵，是一团团青春的
火焰。

这些“80 后”“90 后”的八连官
兵，永续接力，他们高标准实现了从

“霓虹哨兵”到“特战尖兵”的跨越。他
们超越城市的钢铁丛林，聚集未来战
场，汇聚成梦想的方阵，成为人民百姓
忠实的捍卫者！

白云流空、清风绕月，一条流动的
星河，正波光四溢，映亮了祖国的大地
和未来的天际……

八连好，好八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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